
阿塞拜疆的婚俗
!新加坡"尤 今

! ! ! !这天早上，到基斯村庄去逛。
基斯是阿塞拜疆一个如诗如画的小村

庄，人口仅仅两千，以牧羊为生。高耸入云的
高加索山脉向两旁无止境地延伸着，坚实而
又安静，像是村庄永远的守护者。不知名的
花，绚烂地绽放着。漫天漫地宛若朝霞般的艳
彩，使整个村庄看起来兴高采烈。
心旷神怡地逛着、逛着，突然看到许多人

麇集于一户人家的庭院里，大家三三两两地
聚在一起聊天，小孩们呢，追逐嬉戏，欢声笑
语，好似散落一地的豌豆。
才一驻足，便有一个村姑热诚万分地拉

着我的手，口里热切地吐出一串串阿塞拜疆
话，脸上有着果冻般甜甜的笑容，我莫名地看
着她，旁边一个男子以英语解释道：“她说，她
家在办喜事，欢迎你参加！”
我大喜过望，立刻走进了庭院里，

上述名字唤作埃尔温的男子告诉我，
这儿是新娘的家，大家都在等待新郎
的莅临。
等了约莫 !"分钟，突然有人冲进来，欣

喜地喊道：“来了，来了！”
一名壮汉，一手拎着一只活生生的大肥

鸡，一手拿着刀，如出弦之箭，飞到围篱处，大
家也紧随着他。

俊朗的新郎在几名伴郎的陪伴下出现
了，他在围篱不远处驻足。这时，一桩诡异的
事情发生了。那名壮汉，把鲜活的鸡只放在地
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手起手落，狠狠一刀，把
鸡头猛然砍断了，鲜血激射而出，像喷泉般洒
得满地都是。最为恐怖的是，那只鲜血淋漓的

鸡，不知道自己的头颅已经被砍断了，兀自跑
来跑去，鲜血滴滴答答地弄得满地都是。我忍
不住惊喊出声，站在我旁边的埃尔温，频频说
道：“莫怕莫怕，这是我们的婚俗呢！”那只鸡

终于意识到自己已身首异处而吓得倒
地不起后，埃尔温才告诉我，在阿塞拜
疆，鸡血象征着一切的霉运和霉事，在
婚礼开始之前，让鸡血在大门之外洒
尽了，就意味着所有的不幸都已经摒

诸门外了，此后，婚姻生活如鱼得水，圆满如
珠。

紧接着，乐声大作，在庭院中央的空地
上，亲朋戚友簇拥着新郎，翩跹起舞。在现场
乐队所释放的活泼音符里，男男女女扭腰、摆

臀、摇头、晃脑；我发现，他们奔放的感情和丰
富的表情，都集中在双臂上；当他们的手臂或
左或右、或上或下地移动时，像狂风中的柳
条、像汪洋中的游鱼、像酩酊大醉的蛇，寓波
澜壮阔于圆润柔软中。狂放的快乐，就层层渗
透到每个音节、每个舞姿里。
埃尔温告诉我，这项始于早上 #"点的婚

庆仪式，会持续到晚上 $$点。有趣的是，每个
村庄都有不同的婚俗，而在基斯村庄里，婚庆
是不提供食物的，红包随意，从 %到 %&马纳
特（折合人民币 !%元至 !&&元）不等。一批宾
客来了，跳舞、聊天，之后，告退；接着，又来一
批，再来一批，终日络绎不绝，川流不息。
对于阿塞拜疆人来说，不管豪门或是贫

户，婚宴的举办，都是人生一桩了不得的大
事。富者有奢华的风光排场、贫者亦有热闹的
庆祝方式。
埃尔温表示，他有一名从商的表兄，住在

另一个村庄，最近完婚，请了四百余人，在婚
宴上，各式烤肉、抓饭、面包、糖果、汽水，源源
供应。也有些村庄，村民为婚事连续庆祝两三
天，食物吃之不尽，花钱如流水。
看重婚俗的阿塞拜疆人，对于平实的婚

姻生活，也是很着意经营的。形式与内容兼
重，因此，离婚率极低。

走路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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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心乐事谁家院
李敬泽

! ! ! !今夜且说《牡丹亭》。
《红楼梦》里，花已葬了，宝玉据说有应酬，兴兴头

头凑到姐姐妹妹堆里去了，剩下黛玉一个在园子里寻
寻觅觅，正好就听到梨香院里笛韵婉转，歌声悠扬，偶
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再听还有两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

院。”听得个大小姐心动神摇，如醉如痴，不免又哭了一
场。
哭什么呢？问林黛玉她未必说得出来，问红学家，

他们倒是能说，你却要捂着耳朵跑，想必就是黛玉同志
在与封建礼教的艰苦斗争中感到孤独、迷茫，云云。
这么揣测不是毫无根据，前几日看昆曲《牡丹亭》，

戏单子上就把杜丽娘尊为反礼教的斗士。反封建、反礼
教，这是通行了近百年的信条，我不敢非议，我只是觉
得如此看《牡丹亭》和如此看《红楼梦》都未免是猪八戒
吃人参果，吃也吃了，不知滋味也。
古人和今人一样，都爱说大道理也都讨厌大道理。

比如《牡丹亭》里，一上来杜丽娘她爹就
板着脸教训：整天睡懒觉，不好好读书，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上进！这和如今的爹
是一样的口吻，当然不招人喜欢，但恐怕
一百年后的爹也还是会这么说话。

于是“问题少女”杜丽娘就不得不爬起来读书，读
书之余就“游园”“惊梦”，就被一片落花吓掉了卿卿性
命。
我在台下摇头晃脑听到这儿，几乎要跳起来：汤显

祖汤先生啊，如今可是 !$世纪了，你让中国人民怎么
相信天下还有这么脆弱的水做的人儿？何况据说她还
是反礼教的斗士！
———这就是今人和古人的重大不同，在古人，比如

汤显祖、曹雪芹和杜丽娘、林黛玉看来，这个红尘滚滚、
良辰美景的世界是真的托在一朵花上，它随时会坠落、
陨灭，“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是绝对的幻灭感和绝对的脆弱感，在《红楼梦》
中，黛玉听到的正是《牡丹亭》的曲子，中国古代文明中
两个最脆弱、最敏感、最阴柔的灵魂必然相遇。
脆弱有什么好？值得你摇头晃脑地赞叹？看官必会

如此断喝。我承认，脆弱没什么好，我正在努力将自己
锻炼成钢铁战士，我要说的只是，对脆弱没感觉肯定是
看不懂《牡丹亭》《红楼梦》的，看不懂《牡丹亭》《红楼
梦》当然不要紧，比较要紧的是，一种丝毫没有脆弱感
的文明，其中所有的人都会兴致勃勃，亢奋折腾，热火
朝天地瞎忙活，但为什么，却没人知道。

所以，今夜且听《牡丹亭》，昆曲是软的，在无穷无
尽的水磨缠绵中，姹紫嫣红开遍处，终付与断井残垣，
走过了三生路，便是曲终人散，茫然四顾，问一声：“赏
心乐事谁家院？”

篮球外的李震中
翁敏华

! ! ! !中国篮坛泰斗李震中
先生去世已经一年多了，
他是以百岁高龄离开的。
我不是体育界人士，却因
为与李老同为民盟盟员，
彼此交往甚多，上师大编
撰名师列传《师道永恒》中
的李震中传，也是我跟我
研究生孙莺一起采写
的。我的追忆里，多是
篮球外的李老影像。

$''( 年一个大
热天，气温高达 )(摄
氏度。我在校园里迎面碰
上了李震中老师。“李老师
好* ”我问候一声，李先生
答应着，告诉我：“我到校
长办公室去了。”我回望着
先生拄着双拐一寸一分挪
动的背影，心想：有什么
事，为啥不叫小青年来办
呢？老人家走路这么困难！
事后知道，原来李老是特
地来为长江抗洪救灾捐款
的！冒着酷暑、拄着拐杖、
迈着大股骨早已坏死的
腿，走平地尚且大汗淋漓，
何况还要一级一级地走到
三楼！后来我知道，这一
趟，可把李老师累坏了，在
床上整整躺了半天还没缓
过劲来。校办同志又感动

又埋怨：李老师，您干嘛不
打个电话来让我们去您家
呢？老人家厚道地笑笑：
“那怎么能行，那怎么能
行？”
我也被感动了。在这

自以为不会再受感动的年
龄。我迈进了先生的家。这

一迈，将这感动往深里推
了一步。这么简陋朴素的
家，即便在清贫的教师新
村也是仅见：水泥地、铁
架床、一张小小的旧书
桌，还打了个白木补钉。
那年夏天格外热，李老家
没有空调，连吊扇也没
有。我问先生是怎样过夏
天的？先生咧开缺了门牙
的嘴，孩子般呵呵地笑
了：“我吗？我把窗户统
统关上，哪里也不去，就
在屋里跟它干上了！”
“跟谁？”“跟热呀！

哈哈！”先生的话语里充
满着英雄主义和顽童式的
调皮。他说往年夏天都是
问系里借电风扇用，今年

自己买了一只，他拎出一
只极小的台扇来给我看，
说这风扇“去年一百，今
年七十，便宜了，我就买
了。”这话使我想起“今
年二十，明年十八”的广
告词来。
就这样一位现在被列
入“孤老”行列的老先
生，一捐就捐了 %&&！
校办的同志知道他生
活清贫，请他少捐点，
他连声说：“数量有

限，尽我能力罢了。”
说起抗洪救灾，先生

沉默了，良久，才道：
“不瞒你说，看新闻的时
候我总止不住要落泪。”
他说他近期来一天几遍看
新闻。“这么好的解放
军，这么好的老百姓”，
把他感动得夜不能寐。他
说头天看到院墙上的捐款
通告，一看地点在校长办
公室，心想“这么远啊，要
是在家委会多好啊”，就没
去。结果，晚上整夜整夜睡
不着，“我一个劲地骂自
己，人家泡在水里
二十几天都挺过来
了，我怎么这点困
难就克服不了了
呢？不行，我得去，
一早就去！”
先生那年 (!岁了，什

么样的年代没有经历过？
他说小时候大概七八岁
时，家乡天津闹大水，“那
水说来就来，从炕洞里忽
忽冒出来，一会儿就快要
没到我头顶了，哥哥背起
我就走，妈妈和姐姐互相
搀扶着，爸爸早没了，孤儿
寡母地去逃难。那时候哪
像现在，根本就没人会来
救济你，只好大老远地投

奔亲戚，也只是穷亲戚，吃
了上顿没下顿的。哥哥因
为在水里泡得时间长了，
腿脚还落下了病。在外面
躲了一个多月，等水慢慢
退了，这才回家。家里已经
空了，东西都冲走了。本来
就穷，这下更是四壁空空

的，记得有棒子面
吃就不错了。”
穷人的孩子易

成才。李先生后来
靠勤学苦练，#+岁

就成为国家篮球队员，代
表中国参加第十届远东运
动会，后来又曾进军伦敦
奥运会。抗战期间，受中国
红十字会之邀，李老组织
“中华篮球队”赴东南亚
“义赛”，为抗日将士和难
民筹募捐款，每到一地总
要打七到八场，一共打了
几十场比赛。回国后也常
常在上海等地打“慈善
赛”，为病孩和流离失所的
难民筹款。人，自然是累

的，但祖国母亲、人民群众
在他心里有至高无上的地
位。新中国成立后，李先生
一直在大学从事教育工
作，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
业，为国家培养了多少体
育人才。近年又把积蓄设
立基金，资助生活困难的
优秀学生。就是这样一位
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他说：
“和泡在水里的解放军战
士比比，自己差远了！”
真是位可敬可爱的老

人。篮球外的李震中是一
位慈善老人，还是个幽默
的人。他曾经跟我们说：最
喜欢吃大闸蟹，“那东西香
啊！我牙齿也是镶的，不过
是镶嵌的镶，呵呵！”去年，
这位 #&#岁的老人逝世远
行了。但他在篮球内、篮球
外的事迹与贡献，他身上
体现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
子的理想、责任与使命感，
将会成为我们后来者最为
宝贵的精神财富。

繁华最深处
赵玉龙

! ! ! !给学生上完最后一堂
绘本课，离寒假还有一段
时间，接下来的日子会过
得比较闲适自由。
哪里也不想去，什么

事也不想做，只是睡觉，早上下午都睡
觉，还有一些颈椎难受，头疼。时间一下
子宽裕之后，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到了
吃饭点，肚子饿感不断增加，似乎整个人
和这个胃一样，空落落的。我想，我得首
先填满我的胃。冰箱里除了几枚鸡蛋，什
么都没有了。
出门去，我得去菜市场买菜。沿着江

边骑着单车，小县城的路边也被新楼盘
的招贴挤占着。一个自行车运动爱好者
从我身边超过。沿江来往的车辆熙熙攘
攘的，远处的天空中飘着大朵大朵的副
高云朵。穿过大寺弄，拐过北门路，傍晚
时分，夜市的小贩已经在开始搭建棚子

整理货架了。繁华的最
深处就在这烟火的人
间。
走进菜市场，各种

各样的蔬果鱼肉琳琅满
目。突然觉得物质生活是最易温暖人心
的。果然，只有愉悦了我的胃，才可以进
而愉悦我的内心。这几日突然想吃一些
喜蛋。我就在禽蛋处买了十只，顺便也买
了十只松花皮蛋。又想吃苋菜，就再去买
了一捆苋菜。看到小龙虾，又想吃小龙
虾，就再买一斤，另再买一斤五花肉。差
不多了，我就回家。
厨房里忙碌整理，做菜做饭，日子该

在这般的忙碌中度过。吃着好吃的，喝着
一杯浓浓的绿茶。繁华的最深处是什么
呢？是对细枝末节的欢喜。有别人去撑繁
华场面，自己躲在最深处，悲喜都不值得
说。我的心情怎么能好不起来呢！

舞韵 !油画" 王前贵

十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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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算盘
张映勤

! ! ! !现在还有人用算盘吗？我以
为，除了某些财务人员，算盘现
在极少有人在用了。它在生活中
踪迹难觅。可是在四十年前，算
盘却是居家必备的计算工具。

算盘的历史可谓久矣，早在
汉代就已经出现了。中国人的几
个手指头噼里啪啦算了两千多年，
都是用的这几个算盘珠子。

算盘呈长方形，四周由木
条为框，内有轴心，俗称
“档”，由穿着木珠的小木棍固
定。档的上端中间用横梁隔开，
上端两个珠子，每一个代表五
个数，下端五个珠子，每一个代
表一个数，运算时拨动珠子运算，
谓之珠算。运算时配有口诀：
“一九得九，二九十八……”，俗
称“小九九”，便于记忆，运算简
便。平时我们说：“这个人心里
有个‘小九九’”，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工于心计，会算计，不吃
亏，多带有贬义。

人们过去普遍使用算盘，商
家核算账目，收入支出，赢利亏
损；百姓理财算账，家庭收支，
水费电费，凡是与计算有关的事
情大多离不开算盘。

打一手好算盘过去曾经是一
些买卖人的立业之本、安身之基。
听老人讲，#','年以前年轻人学
做买卖，有两个必要的条件：写

一手好的毛笔字，打一手好的算
盘，它们是当年一些人求职谋生
的基本条件。

打算盘难不难？当然不难，
加减乘除，算法简单，稍加训练
很容易掌握。但是入门容易，做
到精通，极致困难，同样是打算
盘，“行家一上手，就知有没有”，
高下之分，一目了然。

那年，我过九旬的舅舅，就
是打算盘的高手。家里凡有计算
之事，老人一概使用算盘。舅舅
架上老花镜，算盘在手里上下一
抖，“叭叭”两下，上下的珠子
归档整好，然后在桌上摆好，就
听算盘珠子“噼啪”作响，手指
头上下齐飞，加减乘除，三下五
除二，成千上万的数字立马算得。
看人家打算盘，那才叫赏心悦目，
那才叫痛快淋漓，简直就是一种
精神享受。

这些年，曾经风光一时的算
盘越来越难见到了。它之所以退
出人们的日常生活，我想，是因
为遇上了它的天敌———电子计算
器。论体积重量，论方便功能，
论运算速度、准确度，算盘显然

不是计算器的对手。算盘打得再
好，也得经过人脑，它和计算器
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上世纪 +&年代初，我上小学
那会儿，珠算还是一门功课，学
生人手一个，上下学都背着。我
囫囵吞枣地学过一阵，“小九九”
背得滚瓜烂熟，打起算盘却笨手
笨脚。当时我想，都什么年代了
还学打算盘，实在是浪费时间。
有那工夫，直接用笔算得了。有
这种心理作祟，算盘肯定学得稀
松二五眼。如今，多年不用算
盘，用法早就忘了。至今我还保
留着一把算盘，只为了让孩子增
加点见识，用是用不上了。

珠算课现在小学生还上不上，
不得而知。窃以为，即使是小学
生，也没有必要把时间和精力浪
费在打算盘上。电子计算器强大
的功能，使得一切计算迎刃而解。
时代在进步，生活在变化，该淘
汰的东西必须淘汰，即使是老祖
宗留下的东西，跟不上时代步伐
就得开除出局，有了计算器，我
们只好与算盘“拜拜”了，以我
的理解，这就叫与时俱进吧！

责编!贺小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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